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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各种偷盗案件
不时发生。为提醒写字楼里的单

位注意防范，我们物业办公室就
做了一批不干胶宣传展板。

今天一上班，就听见有人
在我们办公室门口吵吵嚷嚷
的。我过去一看，喊叫的人我认
识，是楼上一家公司的业务员
小俞。我赶紧上前询问，小俞气

呼呼地说：“你们做事情也要考
虑周到一点儿，防范小偷是好

事，还要防范破坏分子搞破坏
……这样损害我的名誉，让我
还怎么上班？”说着，小俞把我
拉到电梯口，指着展板让我看。

展板上有一个字不知道被
何人撕了偏旁，成了———“加
强防范，谨防小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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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的小张掉了两
百块钱，一直闷闷不乐。同

事们也安慰他了，但他的脸
色却是一点都没有转晴的
迹象。

正在这时，业务部的大

李进来了，问清缘由后，凑
到小张跟前叽里咕噜说了
一通，小张听着听着，脸色
逐渐好转，到后来竟然笑着
和大李聊起天来。

转回头，大家拉过大李，

问他跟小张都说了些什么。
大李嘿嘿一笑，说：“心病还

得心药医。这掉了东西的人，
总会觉得倒霉的事情怎么会

独独落到自己头上呢？这时
候你说什么都白搭，只有见
着比他更倒霉的人，他的心
中才会平衡、才会舒坦。所以

我就把前几天新手机被偷的
事告诉他了，他心情马上好
多啦。我呀，就是治他心病最
好的心药！”

听完大李的话，大家

一个劲点头，夸他简直就
是心理专家。大李连连摆
手，说：“我可不是什么专

家，其实这也是我昨天才
体会到的。本来我也一直

为掉手机的事郁闷，可昨
天听说财务处的阿旺将公
司一笔好几千块的货款给
弄丢了，我一下觉得自己
已经够幸运的了！什么是
幸福？幸福是你看到别人
比你更不幸！”

同事们你看我、我看

你，最后异口同声地说：
“可怜的阿旺，不知道
到哪儿才能找到他的心
药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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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的时候看电视，电视
上正在讨论该不该有私房钱的

话题。小刘说：“这些节目尽瞎
扯淡，这问题太幼稚了，谁没有

私房钱啊？应该讨论怎样多弄
点私房钱。”

一帮女同事纷纷声讨，美
女小赵更是差点要吐小刘口
水：“不知道你要打什么坏主

意，肯定是拿不上台面的。”
话锋一转，小赵又说：“大

李就是个好男人，不像小刘那
样花花肠子，大李肯定没有私
房钱，看他不瞎花钱就知道。”

大李脸红红地说：“我啊，

倒也不是什么好男人，算是想
坏没坏起来的。当年和老婆相
亲的时候，为了能娶到她，就
吹牛皮把工资说得很高，现在
倒好，别说攒点私房钱了，我
每个月还要想办法把那窟窿
补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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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回 考 得 怎 么
样？” 侄子放学回来了，

我们忙问。“可能和上次
差不多……” 侄子怯生生
地说。大家同时叹口气，上
学期侄子在班上排名四十
一，是倒数第二。
“你就不能争口气？”大

哥脸色铁青，勒令孩子制订
出下学期提高成绩的计划。
“下学期我的排名起码

要提高五名！如果做不到，自
愿取消所有零用钱。”原本
以为侄子会含糊过去，不料
他竟然立下了军令状。

出于好奇，我悄悄去问
他，到底能不能完成军令状？
大概因为我们关系好，他也

说了底气的来源———“下学
期，我们班有五个同学要转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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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发年终奖的时候了，
老板感叹：赚钱容易分钱难。

的确，要是奖金分配不公，必
然会影响来年大家的干劲，甚
至会影响到企业的内部协作
问题。

老板决定开会解决年终
奖的分发问题。会上，老板说：
“今年经过全体员工共同努

力，公司的经济效益有明显改
善，有钱大家赚，大家要多少
奖金自己定。”遂叫秘书给员
工们发纸条，只须写上想要的
奖金金额和姓名即可。员工们
都兴奋于今年的奖金来得称

心如意，一些人甚至交头接耳
起来。

秘书收走纸条后，老板讲
了个故事：二战时，盟军取得
胜利后，各个军种都说自己的
功劳大。陆军说没有他们冲锋
陷阵，就不可能有战争的胜
利；空军说没有他们的轰炸和
掩护，陆军的损失会很大；后

勤说没有他们的话，还靠什么
打仗……最后，盟军司令说：
“你们每个人都为战争立下
了汗马功劳，都应该受到奖
赏。在这场战争中，只有我是
无足轻重的。但我知道，如果

这场战争失败了，上军事法庭
的将是我。”

“真阴。”底下有人小声
地说，但老板还是听到了。老
板说：“阴吗？恰恰相反，我想
这是把奖金阳光化、透明化
了。胜利的奖励应该与失败的
惩罚对等。不要先去考虑谁的
贡献最大，而要先考虑如果失

败了，谁应该受到处罚。下面
由秘书公布本年度管理和业
务中出现的失败与亏损事件，
大家一一去对照，不要推卸责
任，不要轻易说失败、亏损与
自己没关系，因为按照奖惩对

等的原则，如果造成失败、亏
损后没有受到处罚或处罚小，

那么成功、盈利后也不应受到
奖励或奖励小。”

秘书公布完了，又给大家
发纸条，让大家重新给自己定
一个奖金额。大家面面相觑。

秘书再次收纸条时，老板
慷慨地说：“在大家自定金额

的基础上，给尽职尽责完成工
作的员工，每人再加一笔岗位
贡献奖。”

最后，秘书偷偷透露：第
二次奖金总额比老板的预算
少了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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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室友在看 《流星花

园》，《流星花园》 在沉寂了
这么多年后，那种大舌头的台
湾国语腔———F4那四个整形
男明星都需要把舌头用熨斗
好好熨一下，忽然就在屋子里
乱窜起来，真让人有点抓狂。
室友一点也不否认自己的品

位有问题：“谁说我品位高
了———品位那么高累不累啊，
累了一天回家我就想看点简
单的不动脑子的东西。”

她说的真是好极了。 真

的，人确实是有品位不高的权
利的。比如部分山东同胞誓死

爱吃生大蒜，而生大蒜这玩意，
无论是拿古代礼仪还是现代文
明的社交规则来对照，都不能
被认为是格调很高的一种食
物，但有人就是嗜之如命，并且
甘愿承受因此带来的后果———
人见他就避之不及。但人家就

爱吃那个，你拿他没辙。
婚姻这种一对一的神圣制

度能维持到今天，看起来挺有
生命力的，肯定有它积极的意
义，比如从经济学来说它低成
本高效益，从生理学角度来说
它可以稳定性关系有助健康，

从心理学来说它可以使人的
情感有所依赖……要扯起来
实在没完没了，而我今天要说
的是，一段高尚的婚姻里高尚
的两个人，要是忽然想做点
低俗的事，那怎么办呢？

假定一对夫妻，有点儿轻

狂，他们说，咳，我俩就是要体
验一下多种性爱的极限，来个
交换伴侣！又假定一对夫妻，

人到中年，做爱像刷牙，疲倦
不堪，彼此对着彼此的身体就

像照镜子，他们商量了之后
说：咱们去找点新鲜刺激？

又假定我是婚姻专家，他
们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基本上
会告诉他们：这里面风险很
高，成本也高，搞不好还会把
老婆（老公）给换没了———

裘·德洛那个大帅哥就是这样
把老婆换丢了。然后他们说，
这些无所谓，你当我们是小孩
子啊，成年人干什么事都知道
后果，俺们会对自己负责的，
再说俺们两口子和裘·德洛那
傻瓜两口子能比吗？

到这个程度，我基本就无
话可说了。

而这时候，如果门外站着
几个“道德人士”，听了我们的
对话，肯定会兜头吐这几个妄
想换偶的一头唾沫。我会说：兄
弟，何必呢？人家又没拉你同

换，干卿何事？人家换偶没惹
你，你吐人家一头唾沫可就不
好了。“道德人士”一般会这样

跟我嚷嚷：他那也叫权利？都换
偶了还权利？下流不下流啊？

我会说：你说得对，我也
觉得这有点儿下流……一对
熟悉的男女，非要拆开，和陌
生人去做爱，谈不上任何默
契也谈不上任何感情交流，就
奔着换个新的活塞系统去了，
确实不够品位。

但是他们有没有这个权
利呢？在没有侵犯他人利益的
前提下，在自愿的前提下，在
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他们有
没有品位不高的权利呢？我不
敢说有，我不是李银河，我没
那么大胆子，虽然网上大多数

网友都认同他们有这个权利，
但我还是心有余悸。我只能说
我不赞同，也不反对。这就像
不管我怎么鄙视，我隔壁的室
友还是津津有味地在看她的
《流星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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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挽着老爹胳膊散

步，六十多岁的老人家，走路
比我还快。天晓得，自年少时
开始，我的步行速度，向来是
让女友娇嗔男子尴尬的。父女
俩嘻嘻哈哈，越走越快，全不
在意数九寒天的节气。

这么亲密，真是难得。多

年来家人完全打散，各据一
方。好像是家族的宿命，从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开始，
一家人总是得分开，无论是否

成婚，或者儿孙绕膝，总之是
夫妻分别，子女远离，兄弟姐
妹不得见。有“富不过三代”
的说法，我门家族这种老少都
单过贫瘠荒凉的日子，到了第
四代，也不能再有了吧？

有时候我们会聊起一家

人同城生活的理想———把各
自手上房产卖掉，然后无论在
北京在上海，都可以买大号别
墅了。爸妈住一层，兄嫂二层，
我么，一定要有独立空间的，
住顶楼三层。要有一间专门的
影音室，弄个巨大的投影。在

这个真正的家庭电影院里，一
家人拉拉杂杂看各类影片，就
像我童年的时候一样。然后老
爸煮消夜，热腾腾水汽缭绕
下，原来绷紧的皮肤暖暖地张
开。大健身房肯定不能少的，
妈妈做舞蹈教练，我做瑜伽教

练。老妈光羊毛开衫就有五六
十件，属殿堂级购物狂人，必

须专配服装间。她最爱京剧，
各种行头，找地方专门摆放，

票友也得有红伶的待遇。还需
要一间排练房，键盘、鼓、吉
他、贝司统统不能少。老哥虽
是硅谷精英，理想倒是组上一
支乐队。排练房的隔音得非常
非常好，听过老哥乐队的部分
东西，嘿嘿，除了老哥的吉他

和贝司，其他，很有上升空间。
我么？CD和书就不说了，我
还要一间画室。我捡起丢了十
年的画笔，继续神神道道地画
服装设计图，油画也可以学
学。爸爸呢？给他弄个暗房，继
续捣腾他的照片。有游泳池更

好。一家人进行游泳比赛，输
的人请大家天南地北旅行。春
天踏青郊游，夏天躲进家里煮
绿豆汤，秋天去北方靠在白杨
树上看遍地黄叶，冬天追着温
暖去南方海边度假。反正每个
人都有相机，一家人咔嚓咔嚓

互相拍，交叉指点切磋，共同
提高技艺。回家以后一张张放

到最大，用照片做墙纸，走在
家中任何角落，都是亲人的笑

脸。
这样一来也不都是好，我

们一定太闹了，笑声冲天，扰
得邻居不宁。不如直接在郊区
买块地，反正老爸做了一辈子
建筑工程，让他盖栋小楼，跟
我听张专辑一样轻松。

接到老哥电话，他说可能
又要回硅谷。老外不过春节，
只过圣诞、复活节、万圣节，哥
哥总不能让整个公司汉化，我
让他尽量拖延，最好过完春节
再启程。春节是中国最隆重的
节日，于我家的意义，是团聚

的日子，一年一回，快赶上七
夕了。这样的家庭，曾被朋友
啧啧称奇。这就叫围城。我巴
不得跟腻友们一样，与亲人同
一屋檐下，哪怕吵架，也是有
个对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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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我经常走人民路

这条南北中轴线，我家和我父
母家都在这条路上。现在，从
人民北路到人民中路再到人
民南路，在修地铁，一路上到
处都是施工围起来的蓝色板
墙，时不时要根据施工进度设
置的临时交通标志绕道而行，

今儿左绕一圈，明儿右绕一
圈，挺头疼的。但我还是愿意
走这条道，主观上讲，我想看
看这条熟悉的路会有一个什
么样的演变过程。

人民南路那一长段的塔
松没了，挖了，迁走了，多半活

不了了。人民北路那一长段的
梧桐也在逐渐消失的过程中。
那天，我经过人民中路骡马市
那一带时，好像没看到“洞子
口张老五凉粉店”。可能它还
在，可能它已经不在。我需要
再次确认一下。确认它的存

在相当于用一个细节确认自
己在这个城市曾经经历过的
那些岁月———从小，这个烂
糟糟的似乎永远需要排队的
小店，是我的美食天堂。前些
天，元旦假期里，我和朋友们
在文殊坊的“洞子口张老二

凉粉店”吃了甜水面，我问朋
友们：这个张老二和骡马市
的张老五是不是一家人？他
们说可能是。又说，就算是一
家人，都不知道是多远的关系
了。我问他们张老五还在吗？
他们说好像拆了。所以，我需

要确认一下。
成都的北城，是我长大

的地方。它的变化不如南面

的变化大，但小时候熟悉的
景观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有

一次和朋友孙文波聊天，他
和我一样，是在成都的北城
长大的，也是铁路子弟。我们
聊人民北路口那家百货商
店，以这家商店为坐标，它对
面的书店，左转过去几十米
远的电影院，再过去几十米

的菜市场；百货商店往右走，
几十米远的大门是成都铁路
局的机关大院，再往前走一
截，是成都铁路局子弟中学，
那是我的母校。在我读中学
的时候，我每天要在一条两
边栽满了夹竹桃的清净的小

街上来回四趟往返于学校和
家之间，单程走路是十多分
钟；跟我上学的方向相反的，
就在那条夹竹桃小街上，在
我家的斜对门有一个小学，
是铁路局的一小，现在这个
学校一下子挺有名的了———

因为李宇春是从这个小学毕
业的。有人问我，你读的是铁
路局的小学，和李宇春是校
友吗？我说不是，我读的是二
小。那人说，真遗憾啊，你为
什么没读一小呢？！

那天和孙文波一起忆

旧，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咦，
我发现，我一直都生活在城
市的北面，以前在成都是这
样，这十年住在北京也是这
样。旁边坐着诗人石光华，精
于点评的石老师马上说，这
就对了嘛，说明你这一辈子

找到北了。
前些天，收到孙文波寄来

的新诗集《与无关有关》。在
一组名为《与……无关》的诗
里，有一首是《与开会无关》，
诗里有一句说，城市的肿瘤一
样的长，出现在我眼前已是另

一座城市。“我觉得这句话多
少刺痛了我。但愿这就是一次
刺痛，刺一下，然后痛就尽快
过去了。我没什么好说的，城
市，我一直生活的城市，我在
变，它已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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